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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小桃第一天到我们
班，我就给她起了外号，龙
卷风。那天中午放学后去
食堂，一眼瞥见了龙小桃，
她正拿着三个菜包，风卷
残云地啃着，不过是短短
的两分钟，手里便空空如
也。我看着龙小桃打着响
亮的饱嗝，从行人稀少的
食堂后门快步走出去，突
然就觉得一向死气沉沉的
生活，像是陡然增添了一
块韧性极强的牛皮糖，有
了长久咀嚼下去的滋味和
芳香。

龙小桃的外号，晚自
习的时候，就传遍了整个
班，甚至大有向邻班进军
的趋势。班里的每个人，
都开始注意这个低头飞快
走路的龙小桃；邻班的一
帮男生，对这个幽灵一样
做事沉默迅疾的女生，也
开始关注。下课后走廊里
照例展览似的陈列着一个
个言语刻薄的男生，他们
漫不经心地吹着口哨，长
长的腿故意懒洋洋斜伸
着，以便可以“不小心”将
一个美女绊住，给自己制
造一次“焦点访谈”的时
机。对于新来的龙小桃，
他们更是充满了热情，不
仅很快了解了她的过往，
知道她来自一所打工子弟
学校，父母皆是这个城市
里最下层的民工，此前她
已随了父母辗转了几所学
校，都没有人愿意接收，后
来是她的一个老师极力推
荐，她才转到这里。据说
她之所以走路如风，是因
为要赶在父母回家之前将
馒头蒸好，这在我们这群
娇生惯养的“公主少爷”们
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事情。

其实我们的好奇里，
更多的，是一种居高临下
的得意和骄傲，龙小桃的
到来，为我们的幸福，做了
最完美的陪衬。

龙小桃和我就隔了一
个走道，坐在我的左边，但
她似乎丝毫没有像其他女

生那样，想要尊我为“老
大”的意思。上课的时候，
我走神，视线散漫地落在
她起满毛球的外套上，还
有一支生了难看裂纹的圆
珠笔，突然地就有了同情，
悄悄将自己刚买的笔，夹
张纸条，放到她的桌上。
我在纸条上写着：支援你
一支漂亮的笔。原以为龙
小桃会对我无限地感激，
至少也应该还我一抹温暖
的目光，没曾想，她只是淡
漠一瞥，就将笔重新放回
了我的课桌。

我自此便与龙小桃记
了仇般，不再搭理。不只
在教室里会故意拉拢其他
的女生，窃窃地对她每天
的衣着品头论足；也会在
走过她身边的时候，故意
学她的样子，旋风般加快
脚步；有时候看她走近了，
一群人的嘴，会盒子般啪
地关严了，以便用这样的
沉默，将她与我们，截然地
划分开来。龙小桃对我们
的恶意，看上去并没有丝
毫的反应，似乎，她并不介
意我们将她孤立开来；亦
似乎，我们这群小丑一样
跳啊唱啊的人，她根本就
不在乎。

那次龙小桃又低头快
速地穿越走廊，一个痞子
似的男生，轻挑着眼睛，装
作没有看见，将一只脚，突
然伸了过来，龙小桃一不
留神，就跌在了迎面走来
的一个男生身上。整个走
廊上的人，都捂嘴嬉笑起
来。而我，竟是在龙小桃
满脸通红地走过身边时，
一下子笑弯了腰。

那天晚自习，我便收
到了龙小桃的纸条，上面
只有一句话，写着：林美
西，虽然我们不会成为朋
友，但也希望不要成为敌
人……

那天是最令龙小桃胆
怯的英语测验，作为英语
课代表的我，在中途去办
公室送试卷的时候，突然
心生一计，将龙小桃的试

卷，抽出来，放进自己的书
包里。没有人知道这一个
小小的把戏，老师只认定
龙小桃不交试卷，是对他
尊严的藐视；而不交还耍
赖说交了，那更是“罪加一
等”，不可原谅。老师忘了
问我到底有没有收到龙小
桃的试卷，龙小桃也突然
像是变了一个人，执拗地
跟老师较着劲，而忘了问
一下我，到底试卷为什么
会丢掉。两个人这样坚持
的结果，是龙小桃被老师
罚站一节课，外加写一份
两千字的检讨。像是有一
阵风，龙小桃的名声，倏忽
便飘出了很远。

事态的发展，朝我无
法预料的方向突飞猛进。
英语老师好面子的个性，
让他将此事汇报给了班主
任；而班主任，又一个电
话，将龙小桃的父母，叫到
了学校，且当着很多领导
的面，将他们女儿种种的
表现，添油加醋地大肆渲
染了一番。

结果，领导决定，要给
龙小桃一个记过处分，并
在年级大会上，作为典型，
对她进行公开点名批评。

那张试卷，在我书包
里，像一颗随时都可能引
爆的炸弹，让我坐卧不宁，
也让我再不能在龙小桃面
前，保持昔日的风光。甚
至当龙小桃的视线，无意
中落在我身上时，会像是
千万根针，无声无息地刺
着我，直至我的心，溢出了
血。我最终在一个无人注
意的傍晚，悄悄溜进办公
室，将龙小桃的试卷，扔在
了英语老师的椅子下面。

我等了许久，英语老
师都没有再提及试卷的
事。后来有一次，我装作
无心地问起试卷的事，老
师竟然神情紧张地瞥我一
眼，便立刻拿了别的话题，
岔开去了。而就是这一
眼，让我知道，龙小桃的冤
屈 ，再 也 没 有 翻 身 的 可
能。而我所欠龙小桃的东

西，也无法再还上。
龙小桃终于没有读完

高二，便转学去了一所打
工子弟学校，走的时候，没
跟任何人说，是老师走到
我的身边，淡淡地说了一
句将这张椅子搬走吧，我
这才知道，龙小桃再也不
会回来了。许多人对于她
的离去，不过是议论几句，
便不再提起，她的来去，在
周围人的眼里，如一缕轻
烟，飘近又散去。而我，却
是很奇怪地，在龙小桃走
后，再也不能将她忘记。
我曾经试图沿着她昔日放
学回家的路线，去找寻她
的住处，但最终仍是走失
了方向；我也曾到附近的
打工子弟学校闲逛，希望
能够与她偶遇，向她当面
说一声对不起。可是，时
间终于没有给我这样一个
机会。

后来的某一天，我在
一个街口，与龙小桃不期
而遇。我几乎是满含了惊
喜，想要过去拥抱住她，告
诉她，我曾用怎样长的一
段时间，为所做的一切自
责，我也曾怎样渴盼着，她
能将我原谅，且与我成为
朋友。但是龙小桃在看到
我的那一刻，却一扭头，快
步走开了，任我怎么呼唤，
她都不再回头。

那一年，我与龙小桃
皆读了大学。我一直以为
两年的时间，应该能够让
龙小桃，宽容我所做过的
一切，是她的一个转身，让
我终于明白，有些疤痕，一
旦 烙 下 ，便 再 也 无 法 清
除。而我，大概是龙小桃
漫长无助的青春里，最难
堪的一道疤痕，难堪到她
用了那么长的时间，都无
法忘记，难堪到只有逃避，
才能迈过时光的河流。

而能彼此忘记，也许，
该是我与龙小桃，最好的
结局。

摘自《美文》

的确是小半生过来了，
最快的东西一定是光阴，才
青涩茫然，小试新春，转眼
秋天，柿如红霞。

不喜欢热闹了，见一个
薄薄的清晨，一个人远行。

不特立独行了，一团喜
气的活着。从前见了不喜
欢的人半字不语，如今再不
喜欢也会笑意相迎。实在
是因为心态平和的似一湖
秋水，不与人争得面红耳
赤，时过境迁，对错无答案，
春风笑过，三千赤壁都成过
去，何况这小小的争执呢？

与人交往，喜欢清淡似
水。把酒当歌的年代真的
过去了，还彻夜长谈？不
不，怕第二天眼睛红肿，还
是及早休息。偷得浮生，更
愿意一个人吃一碗清汤面，
对极力相邀的酒友牌友说
不。

终于学会了拒绝。
拒绝得这样坦荡。
再也不去无限浪费光

阴，再也不聚众扎堆人云亦
云……小半生的光阴，可以
捡得的好时光真是少之又
少，绝大多数碌碌无为，带
无数面具，四处游荡——那
不是我，那也是我。

生活真无情，把我们雕
刻的人鬼不是，有的时候

“不真”倒成了一种境界。
有人问抗震小英雄林

浩，问他和姚明在一起当旗
手威风不威风，我只记得这
孩子幼稚天真地回答：“没
觉得多威风，就觉得姚明比
我高好多。”

这是真，真的让人喜
欢。也只有年少，未经洗涤
才有这样的真。大多时候，
谎话连篇无尽无休，用一个
谎言遮盖另一个谎言——
这种时候，人永远不嫌浪费
精力与时间。

直到有一天说了真话，
自己都不好意思。

发酒疯的时候歇斯底
里的说：“我真是喜欢他呀，
真的喜欢呀。”第二天别人
问起，一脸的谨慎：“我说着
玩呢，哪能当真？”

时间在赠人阅历的同
时，一定把更无情的沧桑也
随手相赠。

细数从前，那一日他大
雪来访，站在楼下喊你的名
字，也真是年轻，居然穿了
薄内衣就冲下楼去，不怕冷
……那一天收了委屈，号啕
大哭，打长途电话，一边说
一边哽咽……现在都不会
了。

更喜欢安静了，越安
静越好。

更喜欢朴素了，越朴素
越好。先扔掉高跟鞋，忒累
人的东西；再把胭脂水粉扔
掉一半，粉面朱颜有什么不
好？

更喜欢清淡了，越清淡
越好。如今，更喜欢清水煮
莲子体贴人的清香。

更无所谓了。有人告
诉我，谁谁说你什么了。一
笑，说去，随便。一脸兵来
将挡，水来土掩的架势。你
的不在意，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终将过去。

更为一些细节欢喜早
晨的清雾——有薄蝉在窗
上，红色翅膀，让人心动；晚
霞落幕，有远山如黛，在秋
高的黄昏，如凡·高的油画
一般，繁重而哲学，悠然走
着，这一把绿，用清水煮了
凉拌，放上金银花黑木耳，
可以用上芥末少许；约好了
去看《图兰朵》，找那件蓝色
华服配这场演出那蓝像夜
空，简直有点不像话了……

小半生的时候，放弃了
一些东西，拾起了一些东
西。

放弃了那些不必要的
琐碎和细节，放弃了看起来
华美实际上无用的装饰，拾

起了那些最朴素、最简单的
生活方式。

不，不是颓靡了，只是
不愿再和自己交战，不愿和
生活好似不共戴天，而更愿
意顺应光阴的河流，在里面
做一个最凡俗的角色，歌
唱，行走。

只是放松了。
卸下了身上的许多包

袱，那些名，那些利，那些斤
斤计较和放不下，太沉了，
背了这么多年。

才知卸下有多轻松。
就 这 样 给 自 己 减 了

负。股票赔了怕什么？可
以等，爱情没了怕什么？这
一生很长，爱情又不分年
龄。孩子没上重点学校怕
什么？鸡窝照样出凤凰。
这 次 提 拔 又 没 上 去 怕 什
么？做一株小草也自有小
草的快乐……不知道有多
好，照样得自劝自娱，才是
小半生过来的人引诱的心
态。

韵光滚滚，他溜出众
人猜拳喝酒的酒场，在旁边
小店要了一碗清汤牛肉面，
点一支小烟，一边抽一边吃
着，真香啊。

只有小半生过来的
人，才知道，这样的偷得浮
生，原来才是最美。

摘自《城市快报》

1941年9月，德国物理
学家海森堡从柏林搭火车
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去拜
访他的老同事、另一位了不
起的物理学家波尔。海森
堡绝对想不到这次会面竟
然会改写了 20 世纪的物理
学史，甚至是改变了 20 世
纪人类的历史进程。他更
想不到这次会面引发的效
应，最终影响了远在东亚的
日本的命运。

根据海森堡的回忆，他
和波尔会谈的重点，是交换
关于原子分裂研究的最新
进展。他特别提到了在现
有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如果
要将原子核分裂爆发出的
庞大能量应用在破坏性的
武器上，必须突破几个极艰
难的瓶颈。正因为困难重
重，所以物理学家们就有充
分借口抵御政治领袖们的

压力，“自己来决定要不要
尝试建造原子弹?”换句话
说，海森堡想要说服波尔达
成默契，大家共同以技术困
难为挡箭牌，阻止可怕的原
子弹诞生。

海森堡讲这些话时，个
性内敛保守的波尔一语不
发。多年以后，1957年波尔
才写了一封信讲述他的记
忆，然而这封要给海森堡的
信，最后没有寄出，只藏留
在他的档案里，到两人都墓
木已拱的 2002 年 2 月才对
外公布。

波尔听到的，是海森堡
在向他炫耀德国已经开始
了原子弹的研发制造，而且
获得了突破，所以要劝波尔

或要通过波尔劝帮盟国工
作的科学家们，不要再做无
谓的挣扎了。波尔当时的
沉默反应，其实一方面出于
震惊，一方面出于谨慎与警
惕。在和海森堡会谈之前，
他觉得原子弹是完全不可
行的。有一些基本的能量
公式怎么算都算不出来，也
就不存在应用的问题。可
是海森堡的一席话，让波尔
被迫改变了最根本的物理
信念，以及人生价值信念。
海森堡离开后，波尔再也无
法从对原子弹的执迷思考
中抽身出来，他清楚意识到
自己必须抢在德国之前，为
盟国发展出原子弹。

波尔后来当然成了美

国原子弹计划中的核心要
角。没有他的努力，原子弹
不太可能会在 1945 年就用
来结束太平洋战争。然而，
这一切竟然都起源于他对
海 森 堡 一 席 话 的 彻 底 误
解！这证明了历史的偶然
吗？也许不是。也许倒过
来证明了战争的必然扭曲，
对人与人沟通机制的必然
扭曲，对感官感受的必然扭
曲。在战争的敌对紧张预
期下，任何简单的话语与现
象，都可以也都必然被诠释
为可怕、致命的威胁。海森
堡的一席话听在波尔的耳
中是如此，伊拉克现在做的
任何事，看在美国政府眼里
也是如此。要在这必然扭
曲里找到客观事实？问问
那两个杰出物理学家就知
道有多难了吧！

摘自《台湾文学选刊》

近来闲翻宋词，发现里
面有很多集会。

北宋神宗年间，进士黄
裳在《青门引》中写道：“置
俎争来，四乡宴社，且看翠
围红绕。似可扪青汉，到北
扉，两城斜照。醉翁回首，
丹台梦觉，钧天声杳。”时间
是立秋以后，地点是山东青
州，黄裳出门闲逛，一路上
到处见到聚饮的乡民。这
是农民集会。

还是北宋神宗年间，另
一位进士晁端礼在《醉蓬
莱》中写道：“因念当时，乱
花深径，画楫环溪，屡陪欢
醉。踪迹飘流，顿相望千
里。水远山高，雁沉鱼阻，
奈信音难寄。吟社阑珊，酒
徒零落，重寻无计。”此时晁
端礼在外地工作，初秋时
分，倍感孤独，想起以前在
老家的时候，经常跟诗社的
朋友们一起联诗喝酒。这
是文人集会。

南宋高宗年间，退休老
干部朱敦儒在《沁园春》中
写道：“君休怪，近频辞雅
会，不是无情。岩扃旧菊犹
存，更松偃，梅疏新种成。
爱静窗明几，焚香宴坐，闲
调绿绮，默诵黄庭。莲社轻
舆，雪溪小棹，有兴何妨寻
弟兄。”什么意思呢？朱敦
儒说他老了，不爱热闹了，

不想再参加诗社了，近来开
始学佛，做了居士，倒希望
加入莲社，多跟出家人打打
交道。这是佛教信徒集会。

还是南宋高宗年间，另
一位退休老干部曾慥在《调
笑令》中写道：“净友如妆
就，折得清香来满手，一溪
湛湛无尘垢。白羽轻摇晴
昼，远公保社今何有，怅望
东林搔首。”曾慥对佛教不
感兴趣，晚年潜心养生，妄
想修炼成仙，平日爱跟道士
来往，一帮人“白羽轻摇”，
探讨白日飞升的技术。这
是道教信徒集会。

在整个帝制时代，宋朝
的自由化程度算是最高的，
政府压在百姓头上的税负
和徭役负担虽然沉重，却在
人身权利上给大家松了绑，
允许你自由流动，也允许你
自由集会。当时法律上对
民间结社和集会的限制极
少，我查过《宋刑统》，只找
到一条针对结社集会游行
示威的法律：“诸在市及人
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
杖八十。”也就是说，除了不
能扰乱公共秩序之外，绝大
多数集会都是被允许的，事

前不需要向有关单位申请，
事后也不需要找有关单位
汇报。

国家的限制少了，民间
的集会自然会活跃起来。
前面几阕宋词里提到的“乡
社”、“吟社”和“莲社”，就属
于宋朝民间比较普遍的几
种集会。“乡社”每年两回，
分为春社和秋社，立春后第
五个戊日举行春社，立秋后
第五个戊日举行秋社，社日
那天，同村或同族的居民一
起祭神、拜祖、看戏、喝酒、
互送食物，热闹如过年。“吟
社”是文人集会的统称，具
体称呼有“词社”、“诗社”、

“文社”、“锦心绣口社”等
等，规模比乡社小，集会日
期也不固定，但是参加集会
的成员是固定的，往往还定
出“社约”，也就是集会的规
则。“莲社”的组织纪律性最
强，规模一般也很大，社内
成员定期集会，或请高僧说
法，或为寺院筹资，信徒们
互相激励，有点儿像今天大
陆的基督教信徒每逢周末
去教堂“做礼拜”。

据宋人笔记《武林旧
事》和《齐东野语》这两本书

记载，南宋杭州活跃着学子
发起的同文社、文士发起的
西湖诗社、专业诗人发起的
律华社、武士发起的射弓蹋
弩社、相扑运动员发起的角
社、蹴鞠运动员发起的齐云
社、杂剧演员发起的绯绿
社、说书人发起的雄辩社、
皮影人发起的绘革社、傀儡
艺人发起的傀儡社、理发师
发起的梳剃社、建筑师发起
的台阁社、园艺师发起的奇
花社、刺青爱好者发起的锦
绣社、弓箭爱好者发起的锦
标社、武术爱好者发起的英
略社，还有净土宗信徒发起
的莲社和净业会、道教信徒
发起的灵宝会和真武会，甚
至还有阔太太和富家小姐
们发起的明为供佛实为比
阔的斗宝会，以及由妓女发
起的类似行业协会性质的
翠锦社。不夸张地说，假如
您生在宋朝，不管您本人是
什么身份、从事什么工作以
及有什么业余爱好，应该都
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社团加
入进去。这种情形常常让
我想起大学生活，众所周
知，现在的大学就跟南宋的
杭州一样，也是活跃着一大
堆社团，每个社团也都有自
己的集会。

摘自《北京青年报》

慈禧之父惠征任安徽
宁池广太道道台时，适逢
洪秀全率太平军在广西金
田村起事。当太平军席卷
安徽时，惠征为保全身家
性命弃广太于不顾，闻风
而逃。后来，惠征因此丢了乌
纱帽，不久，便郁闷而死。

惠征生有二女二男，
他死时长女慈禧只有 16
岁。没有了他，家里一下
子失去了顶梁柱。好在长
女慈禧不仅长相出众，而
且才华过人。父亲死后，
她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生活
的重担，和母亲一起扶父
亲灵柩北上回旗地安葬。

这一天，慈禧一家到
达河北省清河县，船刚在
码头泊定，就有人送来一
份“奠仪”。慈禧打开一
看，里面竟然包了整整 200
两白花花的纹银，惊得她
半天合不拢嘴。回头再看
名帖，只见上面写着“清河
知县吴棠敬上”。“吴棠？”
慈禧想来想去，怎么也想
不起父亲生前曾说过他和
清河县的吴大老爷有什么
交往。聪明过人的慈禧料

定是吴大老爷的差人送
银子送错了对象，不过

“奠仪”人家既然已经送
来，退回去显然于情于
理都不通。于是，慈禧
收了银子，又给差人写
了“原安徽池州道台叶
赫那拉氏·惠征之妻及
子女拜谢”回帖。虽然
那 200 两银子对她家来
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但她还是照原样把银子
包好，原封不动地放在
一边，以防万一人家讨
要时也好有个交代。

工夫不大，清河知
县吴棠竟然带着祭品亲
自登船来祭奠惠征，这
着实让慈禧母女感动。
慈禧当时唯一能做得到
的就是在心里牢牢地记
下了“清河知县吴棠”的
大名，并暗暗发誓，若有
出头之日，一定要重谢
吴大老爷的大恩大德。

其实，慈禧猜得一

点也不错，吴棠派人送银真的
是送错了对象。那天吴棠有
一位关系十分要好的朋友运
送其父亲的灵柩要从清河县
路过。吴知县知道后即派了
一名差人拿着他的名帖给朋
友送去了 200 两银子以示哀
悼。这位差人来到码头后正
好碰到扶父亲灵柩的慈禧的
船只。差人也没细看，稀里糊
涂地把银子送给了慈禧。

差人回来复命时，吴知县
接过回帖一看，心想，叶赫那
拉氏？他仔细询问了差人的
一些具体细节，始知差人阴差
阳错，把银子送给了一个他根
本就不认识的人家。弄清楚
了事情真相后，吴知县准备下
令让差人立即去把那 200 两
银子讨要回来。这时，吴棠身
边的师爷告诉吴棠说，俗话说
得好，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
水，世上哪有送出之礼再往回
要的道理。这件事要是传出
去了更是好说不好听呀。师
爷又告诉吴棠，惠道台虽然死

了，但惠道台是个旗人，旗
人的前途深不可测，谁敢
保证说他的后人以后就没
有飞黄腾达之时？如果他
后人真有出头之日，他怎
么能忘记了老爷您今日的
大恩大德呢？

吴知县认为师爷言之
有理，索性将错就错，便来
到了慈禧船上。

再说慈禧回到京城安
葬了父亲的遗体后没多
久，即因为才貌出众被选
为宫中“秀女”，进而又成
为 咸 丰 皇 帝 宠 幸 的“ 贵
妃”。慈禧的妹妹亦被选
进宫中，成了咸丰皇帝的
亲弟弟奕擐的“福晋”，也
就是光绪皇帝的生母。“辛
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大权
在握，她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吴棠由一个七品芝
麻官升至封疆大吏、一品
总督，这在清朝长达300多
年的历史上实属罕见，绝
无仅有。慈禧就这样，以
国家之利报个人私恩。

摘自《文史天地》

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
里，勇敢的葡萄牙水手航
行到了除太平洋以外几乎
所有海域。但是，他们的
事业还有一件未完成，这
就是环球航行一周。这成
了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的
追求。

麦哲伦早年就是一名
出色的水手。他曾经两次
前去印度和马来群岛，特
别是马六甲的那次海战，
由于他的机智勇敢，挽救
了葡萄牙舰队。此后，他又参
加了对摩尔人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麦哲
伦再次负伤。他不但没有
受到奖励，还被人诬陷，说
他和伙伴们一起，把从摩
尔人那里缴获的东西，又
偷偷卖给摩尔人。

听到这些谣言，麦哲
伦返回里斯本，要求觐见
曼努埃尔国王。他来到国
王面前，呈上证明自己无
罪的文件，并提出三个条
件：第一，由于再次受伤，
使他失去战斗力，他请求

国王提高他的月薪；第二，
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个可以
为国王效力的差事；第三，
如果他为提供优越条件的
其他国家服务，国王不要
见怪。这时，曼努埃尔国
王以侮辱性的语言对他
说：“无所谓，只要你能找
到服务的地方。”

受到国王侮辱的麦哲
伦，在里斯本待了一年后，
来到西班牙的塞维利亚。
他和西班牙王室签订一项
协议，西班牙王室愿意为
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提供支
持。这一协议的签署，震
惊了里斯本。

曼努埃尔国王立即指
示驻西班牙大使科斯塔，
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阻止
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如果
麦哲伦真的从西方到达香
料群岛，那么，葡萄牙再也
无法垄断东方的香料贸

易。科斯塔找到麦哲伦，
软硬兼顾、威逼利诱。但
麦哲伦很清楚，他回去只
有死路一条。

科斯塔在麦哲伦这边
没有达到目的，便去找西
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希望
利用查理年轻无知、外交
经验不足，来迫使查理取
消这次航行。查理冷冷地
拒绝了他的建议。

对探险的暗中破坏，
由葡萄牙驻塞维利亚领事
阿尔瓦利什来负责。这位
领事同西班牙的船长拉上
很好的关系。

一天，塞维利亚的一
些游手好闲之徒，来到麦
哲伦干活的地方。突然，
化装成警察的阿尔瓦利
什，指着麦哲伦的船愤怒
地喊道：“麦哲伦这个背叛
国家的流氓，真不知害臊，
在西班牙船上竟升起葡萄

牙的旗帜。”听到这番话，
这伙好事之徒马上吵吵嚷
嚷地向麦哲伦船上奔去。

麦哲伦赶紧向随人群
而来的法官解释道：“桅杆
上没挂西班牙国旗，是因
为旗帜今天拿去翻新去
了；而另一面旗，根本不是
葡萄牙国旗，而是我自己
的海军上将旗。”他请求法
官把这些无理取闹的人赶
下船去。源源不断拥来的
人群和警察，使法官也头
脑发热起来。

这群暴徒逼麦哲伦把
旗帜扯下来，不然，他们就
动手。麦哲伦作出决定：
他准备降下自己的旗帜，
甚至离开船只，但造成的
损失，由港口官员和法官
负责。法官和这些好事之
徒害怕事情闹大，只好一
哄而散。

对于负有伟大使命的
人来说，真正的祖国不是
他出生的国家，而是成就
他事业的地方。

摘自《杂文月刊》

到底是心事纷纷乱如
麻还是闲极无聊，有一段时
间，我恍然大悟喜欢逛神秘
学网站，六爻八卦、奇门遁
甲、星相塔罗……又没事问
朋友们的生辰，帮他们贴到
网上去，看人家指指点点。
一无所获，除了多认识了几
个生字而已。

虽然我总是很恬不知
耻地说：我把别人喝咖啡的
时间都用来工作了。但真
相是：别人工作的时候，我
都在喝咖啡。国产的小力
咖啡，十分不错。而一杯速
溶的咖啡，究竟能不能浇我
心中的块垒？

一位女友，蹉跎多年，
时 间 一 点 点 磨 蚀 她 的 骄
傲。好容易追到心仪的男
子，却都属于“你说他到底
啥意思？我年纪不小，可玩

不起了”之类。这爱情令她
憔悴，她反反复复想知道

“要不要去亲自问问他？”我
听惯她的抱怨，一时起意，
便撺掇她：不如起一卦，贴
到网上去问问。

女友从谏如流，起好
卦，贴上，五分钟后，有人跟
帖：“他是玩弄你的。”如一
颗小陨石不偏不斜砸中她，
女 友 噎 得 半 天 反 应 不 过
来。这答案不知道算她要
不要的，她愤怒地指责我：

“都是你让我贴的。”
我笑起来：“疑而问卦

呀。”
两人相亲相爱、蜂蝶情

深，谁没事去猜测“他会是
我的真命天子吗？”会迷茫，

会想知道真相，就是心中有
了疑惑。是什么，令你怀疑
一碗鸡汤是不是已经坏了，
你是不是已经嗅到异味或
者看到了不祥的霉斑？

所以，任何感情，要到
问“你到底爱不爱我”的程
度，其实答案就是“不爱”。
问，不过是不甘，那一颗女
子的心，在血泊里，碎成千
千万万片，还在扑通着挣扎
着，一定要问出个水落石
出。有时候，问不相干的陌
生人，借助群众的智慧；有
时候，就指着那负心人的鼻
子问。

只有偶像剧里，真心相
爱的人才会误会对方的感
情，于是“爱恨情仇”，颠沛

流离三十年。那里的误会
特别容易酿成，那里的时间
特别不值钱，那里的老，不
过是硅胶和乳漆。但，在黑
暗的人生道路里，真相不是
这样的。

相信你的心吧，而不必
再去苦苦追问；记住那些陈
词滥调，比如“无风不起
浪”；你终究要学会，当你感
到茶渐渐凉下去，那就是
……人走了。

我对我的女友说：这一
次，就听从网络上的陌生
人，就假装接受这迷信。然
后，面对那男人，不闻不问，
骄傲地、沉默地退开。

疑而问，是科学；疑而
不问，不过是情场上，一点
小小的尊严。

摘自《新安晚报》

麦哲伦的追求

战争的必然扭曲

李开周

小半生
雪小禅 请你一定忘记我 安 宁

情场算卦 叶倾城


